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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站台，人潮涌动，声音嘈杂，老人含笑啃馒头的画面，如阴

霾天里的一抹亮光。

好久不见！ 我开始珍惜每一天的生活，失去至亲的滋

味，让我害怕再失去。我把“生长痛”藏匿起来，

连同对曾祖母的想念埋在心里，那里会永恒。

好
好
长
大
，
小
孩
！

总觉得，江南的骨髓里是香樟，江南不会忘了香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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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这些枯叶从不曾离去，而是消逝在土地，又用土地的力量为老

树注入新的血液，默默守护着这方土地。

父亲的满足

江南的香樟

《无花果》房琪（6岁）

■ 浙江省新昌县七星中学诗路文学社 杜艾嘉

我低头看着身上由青泛黄的色彩，不觉深深叹
了口气。

不可否认地，我老了。
身边的同伴也逐渐变得枯黄，叶尖打着卷，从叶

缘开始一点点枯萎了，并一天天地稀少下去。
树上仅有的几个幸存者也颤颤巍巍地，终日担

心属于自己的那一天到来。
邻近的一位伙计向我靠了靠，说：“嗨，兄弟，

天气真是冷得厉害。我真怕自己马上就熬不下去
了。”

“是啊，我们都老了……”我略带可惜地打量着
它满身的灰斑点，又用安慰的口气说，“不过，你还
好，不显老。”

“是吗？”它好像松了口气。
它顿了顿，好像在回避那个可怕的话题。但最

终，它还是开了口：“听说，我们的许多伙伴都到下面
去了……”

“下面是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谁都不知道。也从来没有谁回

来告诉我们。”
“回不来了？”
“没错。”它的声音在剧烈地颤抖。
我们相视沉默了一会儿。
一阵寒风吹过，那位伙计的身子不停地晃动起

来，根部渐渐松动了。
“啊……”它的语调带着凄凉，“看来我要到下

面——”
声音戛然而止。它轻轻地脱落，被风带走了，

我默默注视着它，一些奇怪的记忆涌来，有的很清
晰，有的却很模糊，这些记忆叠成重影。在重影中，
我看到100多年前，这棵树仍是幼苗时的样子；看
到树下有一群听评书的孩子；看到周围渐渐高楼林
立；看到四季轮回，一树新叶萌芽，又有一树枯叶褪
去……

又是一阵狂风，我甚至来不及思考，就被吹落
了。在到达土地的那一刻，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将我
托起，那是无数枯叶的灵。

原来，这些枯叶从不曾离去，而是消逝在土地，
又用土地的力量为老树注入新的血液，默默守护着
这方土地。

大地，是我的起点，亦是我的归宿。好久不见，
我微微一笑，从此与天地相拥。

落叶者，归根矣。
我知道，这是我的梦想，亦是我的希望。它让我

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永生。
我能想象到，在我离开的那个枝头上，又会生出

一点绿意。在不知多少个日夜后，在它落下的那一
刻，会对土地轻轻说一声：

“好久不见。”
指导教师：姜见知

■ 北京市第171中学初二（4）班 刘昱彤

小时候，我最喜欢和曾祖母一起玩儿。
她与别的老人不同，她身上“慈祥”的光辉

并没有多少，反之，她脾气暴，爱财，而且经常操
着方言骂街。有一次，爷爷在饭桌上说起曾祖
母：“老太太不识字，牌桌上数钱倒是又快又
准。”大家都哈哈直笑，我觉得我们全家都爱曾
祖母。

小时候，我叫她“太太”，我喜欢爬到她身
上，玩她耳朵上的金色耳环，她倒也不赶我，只
是嘎嘎笑骂：“赶紧下去，摔着你。”一边又用苍
老的手护住我。

都说我小时候神似太太，双眼皮，鼻子也
像，太太最喜欢听的就是这话，只要有人这样
说，她就乐，抚摸我的手轻轻把玩，把我的手包
在她的手里。我觉得这样真的很舒服，于是就
靠她怀里，她一下一下地拍着我，不一会儿自己
竟先睡着了。

她老说：“你睡着跟个小哈巴狗似的。”我会
扑到她怀里使劲儿地蹭她，倒真像个小狗。

太太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她走的那天没
有人告诉我，我只知道太太去别的地方住了，爸
妈，爷爷奶奶老去看她，这一次他们都哭了，我
不明所以，他们只告诉我太太不会再回来了。
当时的我还不懂死亡，只是叹息她不会再捏我
的手，叫我小狗了。在那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俨
然少了一个玩伴，我每天都幻想，如果太太回
来，那该多好。

随着时光的流逝，我对太太的思念只增不减，这思念里还
掺杂了对童年的回忆和怀念。生长痛让我时常不想长大，长
大会很累，也没有一个人会让我舒服地靠在怀里，我懂得了失
去的痛楚。

那天我偶然间翻出一个盒子，里面有一个珠子串成的小
狗，还有一段录音。太太对我说：“孩子，也许以后的生活没有
我陪着你了……”至亲熟悉的音色让我忍不住掉下眼泪。朦
胧中，我听到她带着方言的最后一句话：“好好长大，小孩。”那
天晚上我又梦到她，她轻轻拉住我的手：“好好长大。”我似乎
觉得这样的沟通让我安心。

我开始每天把有意思的事情写下来，攒了厚厚的一本，就
在清明节时读给她听。爸妈烧纸钱时，我会让他们多烧点儿，
太太最喜欢钱了。

我也开始珍惜每一天的生活，失去至亲的滋味，让我害怕
再失去。我把生长痛藏匿起来，连同对太太的想念埋在心里，
那里会永恒。我珍惜爸妈、爷爷奶奶对我的爱，也用我的方式
去爱他们。尽管我还是不想长大，但是一想到那句“好好长
大”，我又被鼓舞。

常常怀念曾祖母的金耳环，梦里有被苍老的手捏着的触
感，还有那只“小狗”，我一直把它珍藏在柜子里。

指导老师：洪晔

■ 湖南省隆回县第二中学
默深文学社 郑雲峰

“樟树”？不好，“香樟”，才显得
有韵味。

然而香樟并不十分的香。校园
中，要说香吧，大概没有哪棵树可以
比得过教学二楼前的石楠——很香，
香得都叫人得捂着鼻子下楼。但香
樟也不能说是“清香”。八月份的金
桂，应该最能匹配“清香”这一个词。
它的香传得远，隔一栋楼也可以闻
到，但不浓烈，像冬日里的暖阳。

该怎么形容香樟的香呢？应该
用“幽香”最适合不过了！香是有的，
可是很“幽”，叫人分不清，辨不出，只
是于朦朦胧胧间闻到一缕香气，沁人
心脾。如果说桂花的香是一首柔情
似水的情歌，那么香樟的香就是这情
歌的绵绵远远的间奏。《琵琶行》里有

“别有幽香暗恨生”的名句，描写的是
琵琶声停时人们被勾起的那番心绪，
这二者的“幽”，该是同一个“幽”了！

香樟开花时最香。香樟的花，小
的，白的，像穗，咿咿呀呀地待在梢
头，很热闹。香樟还有哪儿香呢？首

先应该不是树皮，因为我闻过。香樟
的树皮呈皲裂状，裂痕颇深。但这里
头除了泥巴星子的味道，别的我是一
点也闻不到了。

香樟的叶子最朴实无华了。或
者说，平常我们随手画的“没什么特
征”的叶，其实就是香樟叶：不厚，大
拇指那么长，呈一个胖胖的梭形，

“丰”字形脉络。而且翠绿翠绿，不似
杨梅树叶儿那般绿得深邃凝重。香
樟叶是香的，只是须凑近了闻。它不
像农村里的“鱼腥草”那样，香气扑
鼻，吊人胃口。

那香樟子呢？黑不溜秋的，很
小，一个小拇指甲盖那么大。香樟子
硬，去了皮之后是一个裹满乳白色汁
浆的球，有奇味，这大概也能说明香
樟子是香的。

用香樟木打的家具带有香味，古
老的匠人们就称它为“香樟”。是啊，
樟木紧致厚实。且带香，是打家具的
好材。

江南一带有民俗：一户人家若
得了个女儿，就在自家院里栽上一
株香樟。女儿一年年地长大呀，香
樟也跟着一年年地长。待到女儿出
嫁啦——嫁妆是那株香樟啊。

香樟家具自带着香气。这香气
安神醒脑，很适宜放在书房中，香樟
木打的衣橱，能够驱虫。可是现在，
木匠师傅少了，打香樟家具的人家也
少了，那个庇佑了一代又一代江南的
女儿们长大成人的香樟树，也渐渐地
从庭院中，消失了。

总觉得，江南的骨髓里是香樟，
江南不会忘了香樟。

指导老师：刘剑

■ 河北省邯郸市第二十五中学
七年级（14）班 高雅榛

宋词有云：“桃花不识东
西晋，想如今，也梦邯郸。”词
中的邯郸就是我的故乡，一座
历史悠久、成语颇多的古城，
许多文人墨客都曾在这里留
下千古名句，如白居易的“邯
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伴
身”，岑参的“客从长安来，驱
马邯郸道”……

在这座拥有几千年文化
的城市里，有很多古建筑，如：
回车巷、武灵丛台、学步桥等
等。其中，让我最为骄傲的是
位于邯郸市中心的武灵丛
台。每当人们路过那里时，都
会赞叹丛台之雄伟，之古老，
之壮观。据这里出土的文物

考证，武灵丛台始建于战国赵武灵王时
期，是赵王用来检阅兵队与观赏歌舞之
地，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当我踏
着古老的砖石，拾阶而上，登上丛台时，
想象着当年赵武灵王站在丛台的威武形
象。每年的春夏秋冬，我都会来丛台看
一看，转眼间我已是一位十几岁的少年，
古老的丛台也保留了我许多儿时的记
忆！

而当我走到被历史冲刷了几千年的
学步桥时，一时间“负荆请罪、邯郸学步、
胡服骑射、一言九鼎、完璧归赵、纸上谈
兵、奉公守法、毛遂自荐……”这些耳熟能
详、家喻户晓的成语便浮现在眼前，据一
位专门研究成语的邯郸专家指出，与邯郸
有关的成语典故约有1584条，可以说是
名副其实的中国成语之都。

说起邯郸的文化，自然少不了美食。
“透熟离骨，肉嫩且烂，咸香清纯，回味鲜
美。”这说的是大名县的二毛烧鸡，还有在
魏晋时期就被列为进贡品的马头天福酥
鱼，临漳的扒兔等等。而我最爱的美食当
属姥姥亲手做的特色菜——大锅菜。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从小生
活在邯郸，一直未离开故乡的我，可能还
理解不了离开故乡、日夜思乡的那份特殊
情感，但我想我对故乡的情感，以后无论
我在不在邯郸，应该一直都不会变吧。

我国许多城市多次换过

名称，但有一个城市，一直保

留着原来的名称，就是邯郸。

■ 北京市第171中学初一（14）班
黄雨葭

傍晚，地铁站人潮汹涌，劳累工
作了一天的人们，都盼着早点回到
家。归家的脚步是匆忙的、急躁
的。很少有人注意到地铁站台楼梯
背后的老人。

这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他
穿着寒素，脚上是一双黄胶鞋，身上
的蓝色中山装，已有些磨损，颜色也
有些褪色。他眼神迷茫，也许是对
大都市生活节奏的不适应吧。他背
着一个大行李包，看起来很重。放
下背包，他在里面翻找了半天，半晌
摸到一个老式手机。用微微颤抖的
手拨打着号码，此时，脸上的喜悦明

显了，皱纹平展开了。
电话在一阵忙音后打通了，我

看见电话拨通的瞬间，老人的眼中
满满都是慈爱，他笑道：“闺女，我
快到了，你在哪儿呢？我给你带了
好多你爱吃的特产！”他的耳朵似
乎不太好，在地铁嘈杂的环境里，
说话声音大了许多，周围候车的人
们都向他投来异样的目光。后来
老人挂断了电话，从包里翻出了一
个白面馒头，坐在地上，半靠着大
包，旁若无人地啃了起来。我本以
为他会埋怨生活的艰辛，会叹口
气。没想到，他吃着馒头时，脸上
洋溢着灿烂的微笑，微笑里透着满
足。

我呆呆地凝望着他，不知为何

泛起一股酸楚，只觉得心灵被深深
地触动了。

他的生活也许是困苦的，他所
谓的珍贵特产也不过是家乡的一些
吃食。可是他可能是不远千里，甚
至是万里，为女儿把这些家乡常见
的食物背到一个陌生的城市，虽然
路途辛苦，但老人却是幸福的，因为
他是父亲。老人在地铁站等了很
久，他的女儿还没有来。

地铁站台，人潮涌动，声音嘈
杂，老人含笑啃馒头的画面，如阴霾
天里的一抹亮光。我加快归家的脚
步，想趁妈妈下班之前，为妈妈露一
手，准备出几样小菜，给辛苦了一天
的她一个惊喜。

指导老师：杨晟婷 鼓手帅气地耍着他那两根鼓棒，在高低

不同的鼓间曼舞，在月光下不停地旋转……

打鼓技巧高超，几乎没有人会留意到他膝盖

以下的空空荡荡。

泥泞中也向前
■ 浙江省新昌县七星中学诗路文学社 董家琪

古树斑驳，尘土纷扬，路上人来人往，行色匆匆。
在城市的喧嚣间，公园的一个角落被人围得水泄不通。

一支乐队在演奏，却又如此的不同——这是一支残疾人乐
队。

这是一支五人组成的乐队。键盘手的一条裤腿孤独地
随风荡着，右手用力击打着键盘，左手在空中挥舞着，额头
迸出豆大的汗珠，一甩头汗珠便如雨点般掉落，纷纷扬扬，
似带着节奏点点坠地。

鼓手帅气地耍着他那两根鼓棒，在高低不同的鼓间曼
舞，在月光下不停地旋转……打鼓技巧高超，几乎没有人留
意到他膝盖以下的空空荡荡。

主唱的面前摆放着立式话筒，她的演唱博得了众人的欢
呼，两位吉他手随着节奏晃着脑袋，忘情地跟着音乐摇摆起
身子。

夏夜的风很暖，天上的星星不时侧头，好奇地窥视着这
支乐队的队员。他们缺少什么，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
们有一颗追梦的心，歌声一如他们的人生一样真实，炙热澎
湃。

那跳动的一个个音符，那闪烁的一个个鼓点，都是梦想
的声音，触动行人的心弦。我们应该像他们一般带着微笑在
生活的泥泞中稳步向前。

《蚂蚁搬西瓜》 朋朋（6岁）


